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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以色列海洋战略及其对以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钱程∗

【摘要】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一个传统的“陆上强国”,其海洋政策

长期以来并不被大众关注.然而由于其西临地中海,南扼红海出海口

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其海洋政策也正逐渐为大众所熟知.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色列政府正式提出海洋战略以来,以政府在三个重要层

面明晰了海洋战略:一是发展其对海上天然气的开采从而解决其能源

需求,二是大力发展海军力量以保护其海洋资源,三是进行广泛的海水

淡化以满足日常用水的需要.本文将主要探究以色列海洋战略的具体

内涵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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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色列地处亚非欧三洲与红海、地中海之间,这一战略位置为其在世界民族

史上塑造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其海洋战略主要是指以色列在海洋政策、海上资

源分配以及海军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具体政策调整. 这些领域的改变可能引发以

色列与其周边邻国新的冲突,但同时也可能提供开展合作的机遇. 以色列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正式提出其“海洋战略”以来,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既给

周边国家带来了合作的机遇,促使双方围绕地中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但同

时也给地区局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各方围绕海洋能源、海水淡化等问题龃龉不

断、剑拔弩张,甚至一度兵戎相向.

∗ 钱程,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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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制定

“必住在海口.”(«创世纪»４９:１３)
自以色列国成立之初“征服”海洋就已经成为其目标之一. 以色列开国总理

本Ｇ古里安曾说:“比起隔开各个民族的陆地,海洋是一体的,它使民族之间的联

系更加亲密,它体现了人类的团结,打开了陆地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天际. 只有在

广阔的海洋里,人们才能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力量. 如同我们必须化沙漠为绿

洲一样,我们也必须征服海洋.”可见,海洋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以色列政府关注的

重点方向.①

自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其先后历经五次中东战争,“生存”问题始终摆

在犹太人面前,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始终来自陆地. 因此,如何能在中东地区“活

下去”是历届政府的首要目标,政客们也更多地将目光投在陆上. 他们认为只有

通过不断发展陆上力量、加强自身实力,才能在强敌环伺的中东有自己的立足

之地.
多年以来,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未曾改变,但其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却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首先,以色列的对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海路运输,因此

需要保证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从而能够开拓新的贸易航线;其次,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以及近海海水淡化项目的不断开

展,客观上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海洋环境;最后,海上恐怖主义问题日趋抬头. 哈

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射程能够覆盖以色列近海的绝大部分区域,以色列

要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也迫切需要通过海洋来弥补其战略纵深.
随着以色列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以色列政府重新将目光投向海洋,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正式提出“海洋利益”,并制定了涉及海域各个方面的政策,此外以

色列国防军也相应提出了自己的海军建设方案.

二、“海洋战略”的具体内涵

以色列拥有濒临地中海的１９６千米的海岸线以及濒临红海的１４千米的海

① 沙乌勒􀅰科勒夫ShaulChorev、埃胡德􀅰高恩 EhudGonen,«海洋作为以色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TheSeaIsanImportantPartofIsraeliPower],马丹静 Madanjing译,收 录 于 «以 色 列 发 展 报 告

(２０１８)» [BlueBookofISRAEL(２０１８)],张倩红ZhangQianhong主编(北京 [Be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SocialSciencesAcademicPress],２０１８),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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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与黎巴嫩、加沙地带、埃及以及塞浦路斯共享地中海边界,并与约旦、埃及

共享红海边界. 在以色列建国以来的７０多年时间里,海洋在其安全、能源市场

以及发展政策层面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以色列

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海洋. 伴随丰富的海洋资源被勘探、海水资源

淡化技术的发展以及海军力量的扩充,以色列政府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开始致力于全

面的海洋规划及相关的立法建设、广泛的港口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以及网络

基础设施(基于海底光缆)等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在海洋研究方面的

投资力度. 在此期间,以色列政府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也有所提高,并颁布了新

的捕鱼法规以及规划了几个大型海洋自然保护区.
(一)海洋能源开采

１９９９年以来,以色列在地中海东部的专属经济区相继发现了几个大型的海

上天然气田. 这些大型气田的发现使得以色列逐渐由一个能源依赖型经济体转

变成一个 能 源 独 立 自 给 型 经 济 体. 以 色 列 于 １９９９ 年 宣 布 其 首 批 海 上 油 气

田———“Noa”和“MaryＧB”(据估测总计有４５０亿立方米储量),由以色列德莱克

能源公司和美国得克萨斯诺贝尔能源公司共同运营. 另外两个油气田———

Tamar(２８３０亿立方米)和 Dalit(７０亿—１４０亿立方米)则于２００９年被探明,并

由德莱克能源公司以及以色列另外两家能源公司 Dor和IsramcoNegeva联合

运营.① 以色列迄今为止探明储量最大的油气田 Leviathan(５３５０亿立方米)则

于２０１０年被发现,并交由上述四家能源公司联合运营. 如今,天然气已经满足

了以色列近５０％的发电量用气需求,许多工业公司也已经制定计划将天然气作

为其主要能源. 此外,以色列新探明的能源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使其成为一

个能源出口国. 长期以来,许多欧盟国家以及土耳其依赖的化石能源主要来自

俄罗斯和海湾国家,而这两个“能源输出地”由于其意识形态或政治局势的原因

并不十分稳定. 因此,来自以色列的油气资源可以成为其能源进口的 “第三

选择”.

２０１９年,诺贝尔能源公司宣布实施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包括建设一个海上

钻井平台来处理所有的天然气,并通过管道接入以色列能源网,取代原先计划的

浮动式生产储卸船来运输能源. 根据公司的安排,从 Leviathan油气田产出的

油气资源前期将主要供应以色列和约旦,可能会供应给巴勒斯坦. 除了供应周

边地 区,该 项 目 还 包 括 两 个 可 选 项:第 一 是 将 天 然 气 卖 给 英 国 天 然 气 公 司

(BritishGas,BG),并通过管道出口至埃及的液化天然气站;第二则是将天然气

通过直通管道出口至土耳其. 由于以色列潜在的天然气供应量巨大,尽管约旦

① Khadduri,EastMediterraneanGas(London: Taylor&FrancisGroup,２０１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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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和以色列签署天然气进口协议,但这仍不能满足以色列的出口需求.
此外,以色列还计划通过塞浦路斯和希腊连通欧洲,与欧盟和俄罗斯建立联

系.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抛弃”,美国在东地中海的影响逐渐下降,因
此这些举措显得尤其重要. 实际上,塞浦路斯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也发现了丰富

的油气资源,已经开始计划生产,并授权同样在以色列进行油气开发的能源公司

进行油气资源开发,而这也成为两国在能源开采方面达成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

２０１６年８月,以色列石油理事会批准了一项收购案,允许希腊 Energean油气公

司收购以色列德莱克能源公司旗下的 Karish和 Tanin两大油气田;２０１７年３
月,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四国签署联合协议,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底修建

一条连通欧洲和以色列的总长约２０００千米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后该管道

也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同类型管道.①

除此之外,意大利公司ENI,在埃及海域也发现了巨大的油气田Zohr,并在

２０１５年提出一项邀约,邀请以色列、埃及和塞浦路斯共同合作,在埃及建设一个

辐射欧洲的天然气枢纽. 当然,这项动议的前提是以色列必须为从Zohr油气田

提取和运输油气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目前来看,这个项目短期内没有实施的

可能.
(二)大力发展海军力量

以色列“转向海洋”战略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海军力量的扩充,主要体现在以

海军任务的拓展和作战能力的提升上. 在以色列国防军序列中,海军一直处于

比较次要的地位,无论在规模、装备质量还是预算倾斜上都无法与空军和陆军

相比.
以色列发展海军力量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以海军潜艇部队建设成核威慑力量

的基石.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奉行“核模糊”政策,但众多消息来源显示以色列

潜艇能够发射带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并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 当前,以色列是

中东地区唯一的有核国家,且正竭力防范另一个中东国家———伊朗获得核武器

并拥有发射能力. 据未公开报道,以色列的潜艇部队将被允许在靠近伊朗的外

海部署打击力量.
在核领域,以色列曾同样对伊拉克表达了担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伊拉克萨

达姆政府从德国购买了六艘潜艇,并就后续潜在购买三艘展开了谈判,直至

２００３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倒台,伊拉克才停止了在该领域的进

一步发展. 以色列潜艇部队前海军高级军官被任命为原子能委员会领导职务,

① E．Eiran, BetweenLandandSea: SpaceandConflictIntensity．Territory, Politics (New
York: Governance,２０１７)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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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表明了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① 据以色列海军司令阿里􀅰沙维特透露,
以色列将在２０２５年底接收六艘全新的“海豚级”柴电动力潜艇.

以色列海军的第二大任务就是在战争期间支援陆军和空军的行动. 鉴于当

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性质,以色列国防军除执行常规战争任务外,还将

承担诸如武器拦截、对军事设施精准打击或有针对性地暗杀地方军事领导人等

非常规作战任务. 这些行动通常并不仅仅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有时也在其他区

域甚至全球范围内实施. 这些任务的实施除了依靠国内的“摩萨德”和“辛贝特”
等常规情报组织外,也需要一支高效且强大的海军来进行情报搜集、部署特种部

队甚至海上拦截. 事实上,早在２１世纪初,以色列海军就已经具备对以色列外

海相关船只进行封锁的能力. ２００６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海域实施海上封锁,
切断加沙地带与外界的海上交通;２０１０年,以海军突袭检查了一艘试图突破封

锁圈的土耳其船只,此次突袭检查造成九名土耳其人员丧生,并因此导致了土以

两国近六年的外交紧张关系.
以色列海军的第三大任务就是保护以海上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资源以及保

证输送油气资源至以色列海岸的各基础设施免遭破坏. 鉴于此,以色列海军于

２０１８年向德国订购了四艘“萨尔Ｇ６”型护卫舰,用于替代已经老化的“萨尔Ｇ５”型

舰艇. 其首艘新型护卫舰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交付以色列海军. 凭借其更远的航

程、更先进的雷达与火控系统,实力稍显薄弱的以色列海军得以补齐最后一块短

板,大大增强了以海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此外,以色列各大军工企业

也已投入巨资开始研发能够保护输油管道、海水淡化站、民用港口等基础设施安

全的无人战斗装置.
(三)海水淡化

淡水资源短缺几乎是中东地区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对以色列

而言,水资源短缺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造成其与邻国关系紧张的一个重

要原因.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以色列就在红海之滨的埃拉特建立了海水淡

化站,但多年来由于人口数量激增、淡水资源管理不善、地下水盐碱化、水污染、
气候干旱等因素,以色列迫切需要将目光投向地中海实施海水淡化,以满足日益

增加的淡水用量需求.

２００３年,以色列政府批准了“国家纲要计划”(NOP)４３/B/２,计划新建八座

新的海水淡化站. ２０１１年,以政府又通过了２７８９号决议,就新海水淡化站的范

围、造价以及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等进行了规定. 目前,这些海水淡化站

① 彭树智PengShuzhi,«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 [MiddleEastCountriesandMiddleEastIssues](开

封[Kaifeng]:河南大学出版社[Hena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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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人企业运营,依据达成的 BOT(BuildＧOperateＧTransfer)协议,这些企业将

在２５年后把淡化站交还政府;只有一座淡化站(帕尔玛欣)与以政府达成的是

BOO(BuildＧOperateＧOwn)协议,根据协议这座淡化站将由私人永久拥有.① 而

不论达成哪种协议,以色列海水资源淡化管理局都对所有海水淡化站实施有效

监管. 当前,以色列五个主要的海水淡化站———索雷克 A、哈代拉、阿什克伦、帕
尔玛欣和阿什杜德,此外加上大约３０个较小的工厂,每年的海水淡化量将达到

７．０２亿立方米. 第六座海水淡化站索雷克B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每年将额外

供应２．２７亿立方米的海水,使海水淡化量达到以色列年消耗量的８５％—９０％.
海水淡化技术以合理的成本(在索雷克B的招标中,水价设定为每立方米约１．５
新谢克尔)将无限的海洋水源转变为高品质的饮用水. 目前以色列海水反渗透

淡化生产每立方米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为１．４千克至１．８千克. 未来,随着

太阳能技术逐步取代传统能源驱动淡化站,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进一步降低,以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以色列目前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反渗透淡化技术,根据计划,
这六座海水淡化站将在２０５０年达成给以色列全境提供所有饮用淡水的目标.
因此,以色列将不再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 此外,在废水回收方面以色列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污水处理能力超过８０％,约９３％的废水得到回收,其中大部分可用

于农业用途.
当前,对水资源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已经成为造成以色列和邻国关系紧张的

重要因素,尤其是与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等有直接“水资源”利益冲突. 加利

利海的淡水、约旦河的地表径流以及巴勒斯坦的地下水资源都是各方争议的焦

点. 不难看出,以色列与邻国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必然包含关于淡水资源分配

的安排. 幸运的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降低了以色列海水淡化的成本,
也为以色列彻底解决淡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因此,以

色列淡水将从象征性的稀缺资源逐渐转变为市场导向型的外贸商品.

三、海洋战略对以色列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以色列“海洋战略”逐渐明晰,为邻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遇,各方以经济利

益为导向,共同开发离岸能源. 海水淡化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用水,有
助于解决该地区各国人民日常所需;但以海军力量的不断扩张,各方对海洋资源

及领海主权的声索以及对以色列的过度依赖,也使得以方与各方在合作的道路

上面临挑战,龃龉不断.

① A．J．Allan, “HydroＧPeaceintheMiddleEast,”SAISReview２２(October２０１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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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海洋战略”带来的机遇

２０１７年以来,特朗普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斡旋”,使得冰封已久的阿以关系

得以回暖,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以色列正式加入由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约旦、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

发起成立的区域天然气论坛———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在此背景下,黎巴嫩与

以色列就海上边界划分、油气田资源开采等问题相互释放善意. 同年,在美国的

斡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就海上领土边界争端问题举行直接谈判,以色列派出由

能源部长施泰尼茨领衔的高级代表团,黎巴嫩真主党也对此次谈判“大开绿灯”,
其发言人表示“我们只是关注能源问题,不涉及领土问题”. 可以看出双方主要

议题还是共同开发离岸能源. 当前,以色列在地中海共运营两个大型天然气田:

Tamar和Leviathan. 计划中的第三大天然气田 Kadish将在２０２１年建成投产,
按照以能源部长的话说,届时以色列将首次实现能源自主,不再需要进口国外

能源.①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常年武装冲突不断,以色列也将其视为伊朗在

该地区的战争代理人,黎以双方短期内还不可能实现政治和解,但随着未来共同

开采离岸能源计划的实施,双边经济与能源合作逐渐深入,黎以双方逐渐脱离对

抗、实现关系缓和,也极有可能.
约旦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历次中

东战争使约旦认识到不应该将自身与巴勒斯坦问题绑架,与以色列的长期对抗

无助于地区和平,也无益于自身的稳定发展. 特别是年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更

是抛开意识形态与阿以民族对立,采用更加务实的态度处理约以关系. ２００６
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副总理佩雷斯更是先后访问约旦,打破了阿以之

间领导人互不接触的僵局,创造了历史. 其后,两国在众多领域开展积极合作,
堪称中东地区阿以合作的典范.

近年来,以色列在地中海海域发现的大量油气资源也给约以之间的合作创

造了新的契机. 随着约旦对以色列油气能源的依赖度日益加深,两国之间的政

治互信也进一步加深. ２０１６年９月,约旦与以色列签署能源供应协议. 根据协

议,以色列将向约旦提供天然气以满足其国内４０％的发电量所需. 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协议的签署与历史上约以两国的海上合作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色列实

施“海洋战略”之前,约以两国仅在亚喀巴湾沿海地区有一些小规模的海上合作

项目. 而此次在地中海深海的油气资源合作,从合作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将在两

① S．Even, “Israel􀆳sNaturalGasResources: EconomicandStrategicSignificance,” Strategic
Assessment (January２０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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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除了在地中海油气供应方面加强合作外,近年来两国在海水淡化领域

也开展了深度合作. １９７７年,当时的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一项从红海连通死海的

管道铺设计划,即 RSDSC(TheRedSeaDeadSeaCanal). 根据该计划的设想,
红海的海水将通过管道输入死海,经过海水淡化站将海水淡化,给沿途的约旦、
巴勒斯坦以及居住在约旦河谷的以色列人提供生活用水,另外在合适的地方兴

建水力发电站,实现水力发电. 但该计划由于铺设管道经过约旦河西岸地区和

约旦王国领土,遭到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强烈抵制,以色列政府在１９８５年不得不

中止该计划.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该项目又重新进入以政府视野. 德莱克能源公

司总裁 YizhakTshuva２００８年正式向以色列政府提交他的计划,且多次向公众

表达他对于该项目的设想. 他希望通过该项目将约旦河谷打造成“和平之谷”,
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旅游业,使管道铺设经过的各方都能受益. 此后,以

色列政府请求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对此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世界银行

建议先行建设从亚喀巴湾引水的海水淡化小型试点项目. ２０１５年,以色列和约

旦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就管道铺设项目达成一致. 根据该项目协议,约以两国将

共同建设海水淡化站,沿途铺设的管道所输送的淡水将惠及两国人民. 据初步

估计,从地中海输送的水每立方米约为１．７５美元,是从红海输送至安曼的水价

的一半(初步估计为每立方米３．５美元). ２０１６年６月,来自以色列国内外的１７
家公司积极参与了以色列政府组织的项目招标;同年１２月,共筹措了４亿美元

进行项目的一期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将给以色列、约旦以及约旦河西岸地

区提供约１亿立方米淡水.
约旦对以色列能源和淡水资源的依赖度逐渐加深,这也为两国在其他领域

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政治互信也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巴勒斯坦而言,在海洋能源领域,以色列政府早在２０００年就允许巴勒斯

坦当局在加沙海域进行化石燃料开采,英国天然气公司当时也在该海域进行了

勘探作业. 同年８月,该公司在加沙地带海域探明其有大量天然气资源,预计储

量为３００亿—４００亿立方米. ２０１６年以色列提出通过 Leviathan气田向加沙地

带和其他几个巴方城市供应天然气的可能性,而其输气设施则由中东有关四方

共同建设.
除了化石能源之外,淡水资源短缺同样是巴勒斯坦面临的重要挑战. 以色

列政府曾考虑,希望通过在以色列沿海地区建设海水淡化站向巴勒斯坦提供淡

水. ２０１６年６月,时任以色列交通部长卡茨宣布,将在加沙地带外海建设一座

３平方千米的人工岛,并通过大桥与加沙地带连通. 此外,还将在岛上建设港口

和机场,连通外部世界,以缓解目前因受封锁而日益困难的加沙经济局势. 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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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只负责该岛屿的安全形势,由巴勒斯坦当局负责港口的日常运营.
随着以色列“海洋战略”的提出,加沙地带沿岸及其离岸能源为双方实施危

机管控提供了潜在的机遇,包括建设有益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油气田、在沿

岸建设惠及巴方人民的港口或在外海建设人工岛屿以连通世界以及建设海水淡

化站等. 这些活动也将使得加沙地带居民在能源、淡水、商品以及国际旅行方面

与以色列更为融合,从而缓和巴以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推动阿以关系的

发展.
(二)以“海洋战略”面临的挑战

由于地中海海域蕴藏着大量的油气资源,域内各国都欲在这丰富的“资源

池”中分一杯羹. 因此,随着以色列“海洋战略”的实施,地区各国围绕海洋边界

划分、专属经济区内资源归属以及对以色列依赖度加深等问题与以色列存在争

议,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态势.

２００１年,以色列发布的关于其海域边界的声明与黎巴嫩对其海域边界的主

张相冲突,尤其是双方对蕴含有丰富天然气资源的８５０平方千米海域有激烈争

议.① 自２０１１年起,美国就试图从中调解,希望能在黎以之间达成双方都可接

受的海上边界划分方案,但以色列一直拒绝接受黎巴嫩的立场,并拒绝任何通过

联合国进行的关于海上边界的间接谈判. ２０１３年以色列在该海域建设 Karish
油气田,直接导致黎巴嫩宣布以色列侵犯其专属经济区权利. 随着双方因油气

资源归属而引发愈演愈烈的海上争端,黎巴嫩甚至宣布将视以色列在争议海域

开采天然气为战争行为. ２０２０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黎巴嫩蔓延,
以及同年８月４日发生在贝鲁特港口的大爆炸,导致其经济遭受重创,黎巴嫩由

此主动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希望能在地中海“共同开采”油气资源,但对于海上边

界问题则避而不谈. 这充分显示了这仅仅是黎巴嫩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无奈

之举”,双方分歧依然巨大.
土耳其自埃尔多安上台执政以来,与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 政治上,巴以问

题刺激着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情绪;经济上,东地中海丰富的油气

资源使得两国在该地区围绕能源的博弈日趋激烈. ２０１９年,希腊、塞浦路斯、以

色列、埃及和约旦等国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土耳其被排除在外,这引起

土耳其强烈不满. 同年,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

权”谅解备忘录,寻求在东地中海获得更大的专属经济区,遭到希腊、塞浦路斯和

埃及的强烈反对. ２０２０年以来,土耳其与希腊的领海争端升级,以色列则全面

① 参见王联 WangLian,«中东政治与社会»[MiddleEastPoliticsandSociety](北京 [Beijing]:北京

大学出版社 [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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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希腊的合作,甚至向希腊租借苍鹭无人机系统,用来监视希腊边境及其领

海,其中针对土耳其的意味不言自明. 当前,随着以色列加强与希腊、塞浦路斯

和埃及等国的合作,土以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动力已严重不足.
自从哈马斯实际控制加沙地带以来,巴以双方局势持续紧张. 根据１９９４年

巴以双方签署的«加沙—杰里科自治宣言协议»,巴方将拥有一片包含经济权利,
但须处于以色列安全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特殊海域,该海域位于加沙地带离岸２０
海里,又被称为“加沙海上活动区”. 然而,随着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以色列

单方面修改了协议中有关领土范围的条款,致使该协议名存实亡. 在第二次“因

提法达”期间(２０００—２００４),以色列撤销了巴勒斯坦在该海域的捕鱼权,随后宣

称由于安全原因将海域边界缩小至离岸１２海里;２００６年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将

巴勒斯坦海事活动范围缩小至离岸６海里;２００９年限制至３海里;２０２１年４月

２７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由于局势紧张,彻底关闭加沙地带“捕鱼区”. 尽管２０１５
年１月２日,巴勒斯坦正式签署条约,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第１６７个

成员国,且可以根据国际法在该海域宣布其专属经济区权利.
然而,时至今日英国天然气公司并没有在该海域进行正式开采,主要原因就

是埃及政府对该海域资源的声索压力巨大以及加沙地带的政治局势持续动荡.
此外,尽管以色列建议建设一座惠及巴以两方的海水淡化站,但巴方拒绝了这一

提议,认为由以方建设淡化站会大大增强其对以色列的依赖,进而导致在和以色

列就山区含水层淡水资源谈判过程中处于被动不利局面.
近年来,巴以双方关于海洋能源和加沙海域海事活动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也

给以色列带来了不小的战略挑战.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０日爆发了巴以冲突,尽管冲

突是由“斋月”期间的平民冲突引发,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以色列战略延伸,巴勒

斯坦战略发展空间被不断挤压. 巴以冲突造成加沙地带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尽管以色列伤亡人数较少,但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对

立情绪,造成了社会撕裂、局势动荡.

结语

由于以色列地缘环境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以色列的安全

战略和军事战略,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战略. 事实上,本文研究的以色列“海洋

战略”归结起来就是以色列在能源、经济创新以及安全等三个领域的具体需求.
离岸化石能源的开采、海水淡化并向邻国供水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海洋环境作为

基础,稳定的海洋环境则是以色列安全需求的“海上延伸”. 可以说,以色列在这

三个领域内的需求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能源与经济上的发展,需要安全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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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安全领域的稳定客观上也促进了能源和经济创新领域的发展. 具体而言,以
色列意在通过该战略加强与邻国的经济联系,缓和地区局势,降低域内各国的对

抗风险. 不论是大力开采海洋油气资源,还是建设海水淡化站,以色列在满足能

源和淡水需求的前提下,向周边地区提供能源和淡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东

地区因为资源短缺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缓和了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此外

也可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大力发展海军,通过对海军装备的更新换代,提升海

军作战能力,为拓展任务范围、维护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权益提供坚实后盾并在

必要时为陆军和空军执行作战任务提供支援和配合,客观上加大了以色列的“战

略纵深”.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局势依旧复杂混乱. 以色列在历经两年四次大选之

后,内塔尼亚胡黯然下台,取而代之的纳夫塔利􀅰贝内特对巴政策更为激进,而

巴方近来与以色列关系骤紧,流血冲突不断;伊朗莱希政府对以依然强硬,“维也

纳核协议”前景依然不明;黎巴嫩真主党等极端势力依旧存在. 尽管以色列不可

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地区局势,但域内各方在综合考量其政治、经济、国际环

境等多方因素后,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加强风险管控,实现“低烈度对抗下的交流

与合作”抑或是一条新的外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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